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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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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缺

　　12 月 16 日下午，天津降到
了零下 7℃，穿城而过的海河已
经结了冰，路上没什么行人，显
得分外空旷，药店门口都贴上了
“售罄”的告示，只有医院的发
热门诊里聚集着人。
　　80 后高瑞开着车，来到河西
区的一家儿童医院门口，拿出 40
盒用于儿童退烧的美林（布洛芬
混悬液）和泰诺林（对乙酰氨基
酚混悬液），免费发放，同时发
了一条带图的朋友圈扩散：“带
孩子的现场测体温啊！防止囤药
倒药的！”
　　这 40 盒退烧药，来自他的
朋友们。两天前，高瑞一岁的女
儿发烧，高热不退，平时爱笑爱
闹的小人儿突然就没有劲儿了。
女儿发烧的同时，爱人也烧了起
来，但高瑞翻遍了家里所有角落，
只剩下一个瓶底的美林和三四片
镇痛的药。
　　高瑞和爱人都慌了，他们没
有提前准备，美林一次 4ml，只
够用两次，他们赶紧给天津的亲
戚朋友都打电话，但亲戚朋友大
多是 70 后，孩子成年了，家里
没有美林。他又开车跑遍了周围
的药店，要么直接关门，要么店
员也很无奈地告诉他没有货，只
有朋友圈里的黄牛还在倒卖，一
瓶美林要 800 块。
　　在天津，高瑞经营着一家酒
类销售公司，因为做生意，他认
识许多外地的朋友。实在没办法，
他在朋友群里求助。几位山东的
朋友回复他，说小城市的药还能
买到，但刚想要寄快递发现，顺
丰已经不接单了。大家在群里讨
论着，一位朋友提议，可以开车
把药从山东送到天津。
　　朋友从山东莱阳出发，带上
了自己买的药，沿途路过高密、
寿光这些地方时，就下高速，再
带上这儿的朋友买的药，继续赶
往天津。高瑞原本只想要一两瓶，

但架不住兄弟的义气，他们一共
凑了 40 多盒美林和泰诺林，这
些药经过了 6个小时、700 公里
的路程，最终在 14 日的深夜送
到了高瑞家的楼下。高瑞本来想
留朋友吃饭，又担心朋友被感染，
两个人隔着两米的距离，聊了一
会儿就分开了。
　　这之后，高瑞的女儿吃了药，
成功退烧，还剩下 40 盒药没有
用到，他觉得，缺药的应该不只
是自己，还有那么多的孩子，应
该把剩下的药送出去。送药的朋
友圈发出去了，很快就有陌生的
电话打来，还有不少人添加他的
好友微信。
　　一个独居的朋友烧到 40℃，
说话都困难，高瑞开车去送药。
还有一位爸爸打来电话时哭了，
他发来一张照片，6个月的孩子
烧到 40℃，因为发热，还起了疹
子。他们在冬天的冷风中碰了头，
焦急的父亲反复道谢，然后离开，
高瑞还记得对方急促的油门声。
短短两天，这些药全部送了出去。
　　最近的两周内，不同地域的
人们经历了一轮缺药，主要缺的，
是可以镇痛退热的布洛芬、对乙
酰氨基酚等药物。
　　药店没有药了，有人跑一趟，
只能看到各种退烧药缺货的公
告；医院也可能缺药，一位广东
的女士说，自己的弟弟阳了之后，
去镇上的医院，医院说没有药，
只能让弟弟“三更半夜去市区看
病”。消息甚至蔓延到海外，社
交平台的照片上，一些海外代购
搬空了 Costco 里的泰诺，大号
的手推车里，成箱的药码了好几
层。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普通人
买退烧药已是不易，有孩子和孕
妇的家庭需要用美林和泰诺林，
更加困难。在天津一家儿童医
院门口，黄牛倒卖的美林曾高
达 2000 元一盒，在重庆的某家
儿童医院，同样是黄牛，“白天
2800，晚上 4000”。一部分父母，
自己阳性，家里仅剩一点退烧药，

他们不吃，留给孩子。还有孕妇
在社交平台上用抗原试剂盒、连
花清瘟胶囊，或是市值 400 元的
玲娜贝儿玩偶，置换一瓶泰诺林。

卡住

　　原本，中国不缺退烧药。这
里是全球最大的布洛芬生产国和
出口国，布洛芬产量占全世界的
1/3。同样的，中国也是对乙酰
氨基酚大国，2021 年，全球大约
70% 的对乙酰氨基酚是在中国生
产。
　　如果给中国的退烧药产业画
一张地图，生产的药企多集中在
中国的东部、中部和南部。美林
和泰诺林的生产商是上海强生，
芬必得布洛芬来自天津的中美史
克，除此之外，上过热搜的东北
制药、安徽的丰原药业、江西的
仁和药业、广东的特一药业、海
南的葫芦娃等，也生产布洛芬、
对乙酰氨基酚的片剂、胶囊或是
混悬液。高瑞的朋友能送来的 40
盒药并不是偶然，全国最大的布
洛芬生产商——新华制药就在山
东淄博。
　　新华制药是一家有 14 年历
史的药企，生产布洛芬片和布洛
芬原料药，其中原料药每年的产
能达到了 8000 吨。另外一家巨
头亨迪药业，生产布洛芬片、布
洛芬颗粒，以及 5种布洛芬原料
药，原料药产能每年也有3500吨。
　　这两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按照布洛芬缓释胶囊 0.3g/ 片来
算，光是这两家药企的产能，每
年就可以生产 383 亿颗布洛芬胶
囊。而以安徽丰原药业每年 5000
吨的对乙酰氨基酚产能来计算，
也可以生产 250 亿颗 0.2g 的对
乙酰氨基酚片。把这些药分给全
国 14 亿人，每个人至少可以分
到十几颗。
　　正因如此，悖论诞生了——
退烧药产能充足，但人们还是买
不到药。

工人阳了，物流凉了，为什么我们买
不到退烧药？

”

　　安徽丰原药业的工作人员王飞告诉
每日人物，在药厂这一块，药的生产和
物流环节出了问题。突然放开后，药厂
的工人有不少都感染了新冠，导致生产
线上一直缺人。医药行业与其他行业不
同，工人上岗需要一定的门槛，没有办
法招聘零工，这导致有大约一周的时间，
产能没办法完全提上来，后来是在把其
他药品车间的工人抽调到退热药物的生
产线，再加上“两班倒”的工作方式，
才保证了产能。
　　与此同时，上游的原料药供应商、
包装材料供应商等，也往往因为有员工
阳性无法增产，物流链条同样因为工作
人员阳性一度停滞。“有一些货送不到
药厂，像我们的物流经常被卡在哪里，
一卡十天半个月，都打了多少次电话，
不能继续往下走。”王飞说。
　　原料进不来，产品也有可能送不出
去。一个月前，药厂从安徽发到北京的
药，3天可以到，最近需要 10 天。上
周物流一度下不了单，终于有一天可以
下单了，产品被快递公司业务员拉走，
但“发到下一个站就过不去了”。
　　天津的一家儿童医院因为缺退烧
药，非常着急，工作人员给王飞打了许
多电话催货，最终，王飞只能让公司自
己的司机把药品装车，直接开车到天津
去送货。
　　突然的转向下，药企也缺乏准备。
特一药业证券代表向每日人物提到：
此前由于三年疫情防控，“四类药”（ 
退热、止咳、抗菌、抗病毒药品）的销
售市场时不时受到禁止，导致产品积压，
药企只能尽快压缩产品库存，加大周转
率，这让整个产业链的工序都非常紧凑，
库存不足。于是，当需求增加时，产业
链还维持着从前的“肌肉记忆”，增加
产能涉及到原料药生产、制剂生产、物
流和零售，但打通这些环节，需要时间。
　　一家药企也曾告诉“赛柏蓝”：“一
直以来，各地严控四类药售卖，患者基
本不会囤药，药企卖不出去货，很多四
类药的企业、药店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资
金链断裂、倒闭。”
　　工人阳性、上游供应跟不上、物流
停滞，以及突然转向导致的准备不足，
让退烧药的生产和运输，不得不发生滞
后。

变量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的退烧药
是有很强确定性的产业，因为人们的
需求基本是确定的。普通人一生会患约
200次感冒，其中儿童通常每年会患4-8
次感冒，成年人是 2-3 次左右。不同类
型的感冒中，普通感冒会让人咳嗽、流
鼻涕，但流感会引起发烧的症状。每年
冬季 11-12 月份和春季 2-3 月份，是流
感的高发时期。
　　根据《中国布洛芬产业研究报告》，
疫情到来前的 2017-2019 年，布洛芬的
原料药需求数量分别是 1250 吨、1267
吨、1290吨，几乎每年持平；疫情之后，
2020 年和 2021 年的需求量相差也并不
算大，分别是 1615 吨和 1722 吨。
　　销售体系和价格也是确定的。国内
的公立医院在集中机构平台下单采购药
品，会标明采购数量，药企在平台上竞
标。这个过程中，商业公司帮助医院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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